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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全球大部分学校被迫关停，大规模在线学习成为“停课不停学”的不二选择。这次超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践，呈现出以弹性教学和主动学习为基本特征的新型教育教学形态，不仅凸显了教育信息化的价值，也成为我们共同定义“未来教育”的一个契机。总结校园关闭期间线上教学的有益经验，适时保护和发挥好广大教师应用技术的热情，改进课堂教学方式，可大幅提升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成效。随着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深度融合，基于弹性教学时空和多元教学方法的弹性教学以及面向个性化培养的主动学习将成为未来教育的新“常态”。弹性教学为学习者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变创造条件，而主动学习的倡导有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是迈向未来教育的基本动力。通过弹性教学和主动学习，学习者能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自定步调地进行个性化学习，实现以完成复杂现实任务为目标的真实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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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并迅速在全球蔓延。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各国纷纷采取了减少聚集、居家隔离等措施。为此，全球大部分学校都被迫关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4月5日统计，全球共有193个国家实行全国范围内停课，受影响学生人数达15.96亿人，占注册学生总数的92.5%（UNESCO，2020）。作为最早做出积极应对的国家，我国教育部自2020年1月21日开始部署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截至4月1日，连续发布66条战“役”动态，就学生学习、考试、就业、资助、心理辅导等各种问题做了安排。1月27日，教育部下发《关于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1月29日，教育部提出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学，确保“停课不停学”的要求。自此，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在线教育实践活动拉开帷幕。此次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现代信息技术全面进入教与学的过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有力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停课不停学”，对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全国各地大中小学逐渐进入返校复学阶段，疫情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在线教育将何去何从？未来教育将受到哪些影响？这已不仅是教育界而是整个社会关注的话题。
一、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的启示
我国教育系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向全国亿万学生开展的大规模在线教育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在全球也属首次。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最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和一个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培训工程，一次全球最大的信息化教学社会实验和一次自发组织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黄荣怀等，2020）。
1.迅速全面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供广大学生同时在线使用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教育部与工信部建立了平台保障与应急工作机制，部署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百度、阿里、华为等企业全面提供技术保障支持，协调 7000个服务器，90T带宽，保障网络通畅（黄荣怀等，2020）。面向1300多个省市县教育主管部门提供中国电信云会议、云堤等信息化服务；天翼云课堂依托天翼高清为1.3亿家庭用户提供免费直播点播，向全国中小学提供在线课堂服务。中国联通在疫情期间推出“云课堂”和“联通-钉钉空中课堂”两大智慧教育服务。“云课堂”累计为全国965家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提供直播开课测试服务，上课人数达6.67万人；“钉钉空中课堂”平均每日有377万人测试使用，累计时长932万分钟。中国移动向全国30省252个地市提供“大小屏点播”“直播教学”学习方案。其中“大屏点播”覆盖全国31省1.2亿移动互联网电视用户；“小屏点播”提供价值600余万元的学习资源和工具，满足学生通过手机、电脑的自学需求，覆盖全国20省1381万用户；“直播教学”通过搭建网络直播平台实现远程教学，覆盖全国30省，帮助3240万师生开课（工信部，2020）。
2.全体师生的信息素养提升培训
疫情期间，在线教育改变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学校的“管”，也改变了教育的“形态”（吴岩，2020）。尽管开始之初，教师从线下到线上教学模式的转变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一些教师平时基本不用电脑或手机，不会使用网络录播或直播软件；一些教师刚开始上课忘记开麦克风，一些教师遇到技术故障无法解决等。但是通过开展在线教学培训和实践，很多教师不仅熟悉了平台和工具的应用，顺利开展了网上班级和课程管理，还适应了网络支持下的弹性教学，制定灵活的教学计划，开展务实的网络教研，实施多样的教学方法。一些高校还针对教师的在线教学问题，开启了“云”培训。如南开大学在疫情期间推出了“在线教学能力培训系列课程”，辅导教师进行在线平台操作，分享在线教学经验，提供教学案例参考，为教师的在线教学保驾护航（陈欣然等，2020）。与此同时，在线教育也倒逼学生的信息素养提升。居家学习期间，学生的适应能力、自学能力和自律性非常关键。此次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检验了“数字土著”一代的信息素养水平，暴露出不少问题。如一些学生虽然会网上浏览信息、网上购物、聊天或娱乐，但是缺乏高级信息检索与分析能力，不会使用学习软件或工具，在线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走神等；低年级的学生网络课堂学习效果不理想等。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实践，使亿万学生实践了各种形式的在线教育，促进了学习者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提升。
3.超大规模的信息化教学社会实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都把促进教育信息化列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但是我国过去主要着眼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规模的信息化教学实践一直无法开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全国2亿多学生不得不居家学习，信息技术成为实现“停课不停学”的关键。面对新的学习方式，课时安排合不合理？教学方式有没有效？提供的资源合不合适？家长能不能配合好？该怎么去调整？这是一次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真实检验，也是一次史无前例、规模前所未有的教育社会实验活动。此次大规模在线教育，暴露出我国信息化教学的诸多问题。如大规模同时直播、点播和下载资源，高峰时段出现网络拥堵；优质教育资源结构性不足，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部分教师在线教学技能不足；师生时空分离，学生的适应能力、自学能力和自律性不足等等。
4.全社会参与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
与以高校等教育机构为主要参与者的传统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相比，此次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全社会参与教育资源提供。教育部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以“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项目获得部级奖的课程资源为基础，吸收其他优质网络课程教学资源，提供包括防疫教育、品德教育、课程学习、生命与安全教育等多方面内容，为学生居家学习提供支持和服务。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4开设《同上一堂课》，提供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课程直播或回播。北京、上海、四川、浙江等地的教育部门和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将本地本校网络学习资源免费向社会开放，供广大中小学生自主选择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将“人教点读”数字教学资源库免费向社会开放。截至4月3日，教育部组织37家在线课程平台和技术平台率先面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在线课程，带动了110余家社会和高校平台主动参与；全国在线开学的普通高校共计1454所，95万余名教师开设94.2万门、713.3万门次在线课程，上线慕课新增5000门，其他在线课程增加1.8万门，参加在线课程学习的学生达11.8亿人次（吴岩，2020）。
这场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表现出弹性教学、主动学习、按需选择、尊重差异、开放资源、科技支撑、政府主导、学校组织、家校联动、社会参与10个特点。其中，弹性教学与主动学习是最主要的特点。校园关闭期间，全国高校和中小学通过直播、短视频和开放资源等形式提供课程，学生借助社交媒体、短消息小程序和聊天论坛，与老师或其他同学保持联系。这使得教学的时间、内容、学习方式都变得灵活多样。同时，居家学习，缺少了教师面对面的指导和监督，学习成了一种自觉的、无监督的主动学习。因此，“停课不停学”期间，弹性的教学组织和学生的主动学习成为一种教育常态。
二、以弹性教学为特征的学校教学组织
1.弹性教学的缘起与内涵
弹性教学（Flexible Learning and Education）又被称为灵活性学习或灵活性教学，是信息社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必然结果。认知弹性理论认为，“在不同的时间、重新设置的情境中，为了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概念观点对同一材料重复访取，这是达到获得高级知识目标的关键”（江建平等，2008）；教师必须为学习者提供开发自己信息表征的机会，使他们以更适宜的方式学习（高文，1998）。国际上很多国家在弹性教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并将弹性学习应用于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等领域，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尤殿龙等，2010）。我国也多次利用弹性教学应对紧急突发状况，保障师生安全，提供学习机会。如2003年SARS期间，教育部提出中小学采取“停课不停学”措施，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卫星教育频道为停课在家的中小学生提供教学服务；2015年底，全国多地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北京市教委提出各区教委、学校根据所在区域空气质量状况实施弹性教学。
“弹性”是指在教育环境中为学习者提供可供选择或定制的课程以满足个别化需求。因此，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的可选性是弹性教学的关键。这些学习的可选性体现在学习时间、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学习资源、学习地点、技术使用、入学或毕业日期等方面（Collis et al.，1997；Goode et al.，2007）。Lee等（2010）将弹性教学定义为一套通过使用一系列的技术来支持教学过程，旨在为学习者提供更多选择、便利和个性化的教育方法和系统。本文的“弹性教学”是指一种可以在学习时间、学习地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活动、学习支持等方面为学习者提供可选择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策略。
2.校园关闭期间的典型教学形式
按照教育资源的使用和传播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主要提供了电视直播教学、互联网直播教学、视频翻转教学、电子教科书自学、人工智能辅助教学，以及利用公共教育资源或MOOC组织学习等弹性教学形式。以下是传播最广、应用最多的三种典型教学形式（徐蓓，2020）：
第一种，通过电视台播放教育类节目以及通过“融媒体”方式传播数字内容。疫情期间，从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到地方各教育电视台都纷纷开设了适合各个年龄层次学生的“空中课堂”。如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包括电视直播课堂、网络在线同步课堂、历史人文类优质视频等内容的《同上一堂课》，并通过电视频道直播、自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第三方媒体平台回看等方式，多平台相互联动，相互导流（刘春来，2020）。湖北广播电视台疫情期间启动全天7个时段的直播特别节目《众志成城抗疫情》，湖北卫视、湖北之声、湖北公共新闻频道、湖北综合、湖北经视并机直播，长江云同步网络直播（曹曦晴等，2020）。这些节目侧重于讲解病毒知识、疫情防护和安全、心理健康、生命教育等内容。
第二种，通过中央电化教育馆等的国家教育资源库和各省市数字教育资源平台提供学习资源，涵盖了由名师录制的各个年级、各个学科的几万门基础课程。如中央电化教育馆向湖北省提供国家平台资源，远程传输给湖北省6808堂国家级“优课”，重点解决疫情期间有网络环境但缺少优质核心教学资源的问题；北京市区文化和旅游局汇集整理市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线上数字文化资源，推出190个免费开放的资源库等（搜狐新闻，2020）。
第三种，直播式的网课，包括高校等机构组织的公益培训类课程以及广大教师为所在班级开展的直播和讨论类课程。如疫情期间，教育部策划和实施的“疫情高校心理援助热线”网络培训直播课程。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主讲了“抗疫情，我们一起上心理战场”和“用健康的心态迎来复学”；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在线、人民网、教育部大学生在线、易班网、新浪、快手、抖音、微博等参与直播，观看人数高达1449.39万人次（靳晓燕，2020）。这类网课广受关注，但以“单向传播”为主，辅以一定的“双向互动”，基本上是“会场搬家”和“课堂搬家”的形式。表面上看，它们是通过网络平台、网络工具进行授课，属于在线教育的范畴，但实际上它们仍然遵循着传统课堂教学的模式，对学生进行的是统一的、单向性的灌输式教学，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在线教育的优势（徐蓓，2020）。
3.弹性教学的特征分析
通过观察和分析学校教育、家庭学习、校外实践与课外辅导四种典型学习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产生的变化，可以发现弹性的教学组织主要体现在弹性的时间安排、灵活的学习地点、重构的学习内容、多样的教学方法、多维的学习评价、适切的学习资源、便利的学习空间、合理的技术应用、有效的学习支持、异质的学生伙伴等10个要素上。但是不同教学形式中弹性要素的适用程度是不同的。如电视直播教学中，学习地点、学习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评价是灵活的，但是在教学资源、学习空间、技术应用、学习支持和学习伙伴方面，可选择的弹性空间则是相对有限的。通过比较不同弹性教学形式中弹性要素的适用度，可以确定弹性教学中适配度相对较高的五大关键要素和适配度相对较低的五大辅助要素，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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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弹性教学的10个要素

（1）弹性的时间安排
弹性的时间安排指学习者参加课程（Collis et al.，1997）、开始和结束课程（McMeekin，1998）、参加学习活动（Collis et al.，1997；Collis et al.，2004；Casey et al.，2005）的时间是灵活可选择的。弹性教学根据学习者的需求为其提供可选择的学习时间（例如晚上或周末）。学习者甚至还可以指定自己想与他人互动或学习的时间。
（2）灵活的学习地点
灵活的学习地点意味着学习者进行学习活动和获取学习材料的地点是可以选择的。比如可以通过移动设备在校园、家里、公共交通、机场，甚至飞机上（Collis et al.，1997；McMeekin，1998；Gordon，2014）进行学习。疫情期间，很多教师在学习管理系统上发布学习任务列表和上传相关资源，然后学生选择时间和地点访问这些资源并学习。
（3）重构的学习内容
弹性教学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学习途径、课程定位、课程规模和范围，通过内容模块化来确定内容的章节和顺序（Collis et al.，1997；Collis et al.，2004；Casey et al.，2005；Gordon，2014），即重组教学的内容。如疫情期间，广州市黄埔区国际中学开设自主探究课程，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能力选择课题，并按照自己喜欢的格式制作产品，如信件、海报、宣传册、视频、歌曲或舞蹈，向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前线英雄致敬。
（4）多样的教学方法
教师可以采用多样的方法来组织学生学习，如有指导的讲座、自学、小组讨论、辩论、探究学习、教育游戏等（Gordon，2014）。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20）在疫情期间为学习者提供了混合学习、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和体验式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教师可采用单独、小组、协作等方式组织学生进行学习。雄安新区白洋淀高级中学的老师们通过“钉钉”软件进行直播授课，利用ZOOM平台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的教师采用基于视频的一对一辅导，帮助学生辅导课程作业。
（5）多维的学习评价
弹性教学采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如汇报、小论文、团队项目、同行评估和标准化测试等，对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学术计划（Collis et al.，1997；Casey et al.，2005）进行评估。如利用电子档案袋对学生进行发展和成就（Gordon，2014）的过程性评估，利用计算机测试（如在线测试、自适应测试）和人工评估（纸笔考试）进行标准化测试等。此外，还可以使用学习分析技术，如提供学习仪表盘，收集并分析学习者在学习系统内的学习轨迹，提供实时评估。
（6）适切的学习资源
除了教师自制的学习资源外，学习者、图书馆、甚至来自网络的高质量学习资源也可被用于教学中（Collis et al.， 2004；Casey et al.，2005）。学习资源的形式可以是播客，也可以是录制的讲座报告等（Gordon，2014）。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R）有助于在开放许可下为学习者提供弹性教学。教育者可以使用、组合、修改给定的OER来为学习者提供适切的学习资源。当前我国教育部已经协调22个网络学习平台，共提供24000门免费的国家网络开放课程。教育公司和省级学校也提供了大量的开放教育资源，以便在疫情期间保证资源的数量和灵活性（新浪新闻，2020）。
（7）便利的学习空间
学习空间是指用于学习的场所，包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许亚锋等，2015）。灵活的授课方式为学生提供了便利的学习空间（Collis et al.，1997；McMeekin，1998；Lundin，1999）。学生可以通过不同技术（如增强现实）体验校园学习、网络学习或两者混合的学习。例如科大讯飞打造的智慧空中课堂，依托讯飞教育云，模拟真实的传统课堂，为教师、家长、学生提供优质直播互动平台和高效教学、有效监管、个性化学习辅导等服务。
（8）合理的技术应用
信息技术可以助力学生学习（Gordon，2014）、教师教学和学校管理（Casey et al.，2005），实现教学及管理的灵活性，如丰富的学习资源、灵活的虚拟学习空间、便捷的学习管理系统等。使用各种技术工具（如博客、Wiki和社交网络）还可以帮助学习者生成学习内容并与其他学习者进行交互。此外，通信媒介（如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应用等）还可以优化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工作。疫情期间，信息技术极大地支持了学校关闭期间学生的居家学习。
（9）有效的学习支持
在线学习支持服务包括教师在线教学支持服务和学生在线学习支持服务两类。教师在线教学支持服务，除了为教师提供如何使用同步网络学习软件、如何利用学习管理系统、如何进行学习活动设计等支持外，还应为教师提供在线教学策略、信息技术应用、地方教师培训案例等，促进教师在线教学能力的快速提升。学生在线支持服务的有效性体现在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和个性发展两方面。有效学习是指学生知识、认知、智力和技能的成长和提高；个性发展主要包括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思维习惯、基本的沟通与合作能力、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毅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疫情期间，不仅要为学生提供线上线下学习指导，还应关注其居家学习的心理与生理健康。
（10）异质的学生伙伴
异质的学生伙伴是指同组学习的学生在认知能力、性别、性格或家庭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有些学校根据学生的成绩，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班级进行差别化教学。从合作学习角度看，异质分组有助于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激发创新思维，促进互相学习。疫情期间，学生差异化问题更为突出，如不同学生拥有不同的信息技术条件、家庭氛围、学习习惯等。弹性教学为学习者提供了可选的学习时间、空间、资源、方式等，方便学习者按照优势与偏好组合学习。
三、以主动学习为特征的居家学习
1.居家学习的特点及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学习成为全球主要的学习方式，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家庭学习场景。第一种，以学习为中心的家庭学习场景。这种场景中的学生具备良好的学习习惯，希望追求更高层次的知识，如即将参加高考或中考的学生，其日常活动是吃饭、睡觉和学习，而学习是最主要的活动。第二种，以交流为中心的家庭学习场景。在这种场景中，学生积极与父母、兄弟姐妹交流、学习、运动，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家庭学习场景。第三种，以娱乐为中心的家庭学习场景。在这种场景中，学生往往沉迷于手机、游戏和电视，很少进行阅读和学习。这是一种危险的家庭学习场景。
在上述家庭学习场景中，学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一些儿童自控能力差、家庭作业延误、不愿按时睡觉；一些儿童学习焦虑，特别是即将参加高考或中考的学生；一些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一些儿童对（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上瘾；一些儿童叛逆，总是违背父母的行为等。促进学生在疫情期间居家主动学习，不仅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教育中断时期出现的问题，更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主动学习的养成机制
主动学习（Active Learning）是与被动学习相对应的一种学习形式。主动学习中，学生主要从事以写作、对话、问题解决或反思为中心的学习活动。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使学生积极地或体验式地参与学习过程的学习方法，也可以是一种帮助学生更多地投入到学习过程中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活动，并思考自己在做什么（Prince，2004）。课堂中，教师经常采用小组协作学习、提问、头脑风暴、概念图或思维导图、语境分析与问题定义、问题解决等方式，激励学生进行主动学习。角色扮演、模拟与游戏、案例分析、基于挑战的学习或者基于项目的学习等则是更高级的主动学习方式。
主动学习者的最显著特征是能够进行自主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包含自我计划、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三个基本要素。自我计划是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有目的的规划。只有通过自我计划才能使行为有目标、有组织、有效率（屈善孝，2010）。自我监控就是管好自己，是学生为了保证学习的成功而在进行学习活动的全过程中，将自己正在进行的学习活动作为意识的对象，不断地对其进行积极、自觉的计划、监察、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的过程（董奇等，1994）。自我评价是指能够通过学习回顾、练习题或评测工具来对自己进行评价，包括基于学习目标的自我评价、基于学生过去经历的内部评价和基于同伴学习状况的相对评价。
如何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习惯？阿灵顿独立学区在2018年提出主动学习圈（Active Learning Cycle）方案（Arlington ISD，2018）。主动学习圈包含激励、承诺、获得、应用、展示5个步骤（如图2所示）。（1）激励，找到一种方法让学生融入课程中，如教师以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或者问题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励实际是激发学习动机的过程，可以是从外界环境（教师、家长或他人）获得刺激形成学习动机，也可以是由内部兴趣激发学习动机的过程。（2）承诺，使用目标设定鼓励学习者坚持学习。其实质是由学习动机产生学习目标或者计划的过程。学习目标设置是否合适，学习计划安排是否合理，是自主学习能否顺利实施的前提。教师或家长可以通过示例等方式帮助学生设置学习目标，做好自我计划。（3）获得，通过各种方法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新知识的机会。获得阶段的体验，会增强或者削弱自主学习的动机，进而影响学习者的注意力集中及自主学习时长。多样的工具和指导，有助于学习者知识与能力的增长。（4）应用，允许学生通过现实世界的活动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来应用知识。知识只有通过应用，才能摆脱简单机械的短时记忆，进入长时记忆区，并与已有的知识融合。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建立知识应用的情境，以增强自主学习的效果。（5）展示，让学习者将自主学习的内容形成学习成果，与家长、同学分享，有助于学习者将知识可视化，既发展学习者综合、评价等高阶思维技能，又增强学习者的学习成就感，进而增强其继续学习的动力。通过长期循环的主动学习过程，学习者可以形成自我计划、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的能力，养成自主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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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主动学习圈

3.疫情防控与居家主动学习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使得对孩子的保护、陪伴和教育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居家主动学习成为必然之选。2020年3月27日，在“学校关闭期间居家主动学习”国际网络研讨会中，多国专家就疫情防控与居家主动学习达成基本共识，提出以下教育建议（Huang et al.，2020）。
（1） 劳逸结合，自我计划
学校关闭期间，合理安排学习和娱乐的时间是实现有效自主学习的基础。学习者需要做好自我计划。可以借助一些时间管理工具如日历、记事本等，进行自我计划。自我计划时学习者需要确保两点：第一，能够轻松地查看、修改和标记学习任务；第二，时间合理、难度适中，能在计划内完成学习任务。按照计划完成学习后，学习者还可以给自己一点奖励，以激励自己持续学习。
（2） 家校互动，按需学习
居家学习期间，学习者与教师时空分离，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学习和互动。互联网上有丰富的数字学习资源，如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小规模私有在线课程（SPOC）、在线微视频课程、电子书、图形、动画、测验、游戏和电子笔记等，学习变得更容易发生、更具吸引力和情境化。然而教学资源的目的和作用不仅在于使教育过程更具吸引力和趣味性，而且在于鼓励学习者自主学习，发展不同的技能。如何在海量学习资源中找到自己所需学习资源，是进行有效自主学习的前提。学校和家长应该联合起来，帮助学习者掌握查找、评估和使用在线数字学习资源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3）在线沟通，小组合作
长时间的居家学习容易使学生产生孤独感，进而影响学习的效果。与人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学生缓解孤独，与他人合作或比赛有助于促进主动学习。居家学习期间，学习者可以利用钉钉、微信、QQ等社交工具建立学习社区，促进在线交流和团队合作。团队合作最常见的形式是小组合作学习。只有当学习小组中的所有学生都达到了各自的目标，学习小组的目标才能达成。因此，有效的合作学习依赖5个基本要素：互相信赖、互动、个人和团体责任、社交技能和分组策略。基于项目的学习也是一种小组学习，不仅需要学习者深刻理解问题，掌握大量资源和材料，还需要学习者运用更高层次的思维技能，学会团队合作。
（4）家人陪伴，自我监控
自我监控的学习效果优于依靠教师监控的学习，而环境又是影响自我监控的重要因素。董奇等（1994）的研究表明，学生的自我监控与所处的社会相互作用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在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与之交往的成人或有经验的同伴能够给予较多的引导、监督和启发，那么学生就能从中获得较多的引导体验，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学习活动的全过程，从而使制定计划、监察调控学习活动的能力得到提高和改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脱离了常规课堂和教师监督的居家学习，学生可能会产生一些混乱和分心。为了保证居家学习的效果，家长和孩子需要共同努力，通过榜样作用、积极态度、温暖沟通，建立自律、乐观、关心又富有心理弹性的家庭氛围和生活习惯。
（5）善用工具，自我评价
有效的自主学习需要学习者定期进行自我评价，即意味着学生要进行自我导向与控制，自我审视与诊断，自我促进与激励（窦洪庚，2004）。居家学习过程中，教师或家长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进行自我判断，对学习过程进行自我分析，对日常行为进行自我审视，及时记录和反思自己的进步和变化。当前学生常用的自我评价工具包括量表、测验、概念图等。
（6）勤于反思，乐于分享
反思和分享有助于提高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和个人成长。思维只有经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才能在主观方面获得理性的真实，在客观方面获得本质的真实（胡潇，2000）。反思可以帮助学习者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增强学习的责任感。经常性地自我反思，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习者可以通过定期咨询指导教师、自我提问、与同伴交互、阶段性总结等方式进行自我反思。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反思和分享也能帮助学习者发展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和综合思维方面的技能，以便将这些技能应用于其他问题的解决。
（7）适度锻炼，身心健康
长时间的居家隔离生活，会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危害。一些孩子容易沉迷于游戏、电视或者社交软件，产生视力受损或者肥胖等健康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关注青少年和儿童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非常重要（Mojtaba et al.，2020）。适度运动可以帮助学生保持活力。可以鼓励孩子在户外人少的自然环境中多做有氧运动，也可以在室内进行伸展、舞蹈等运动来保持健康。心理健康也是疫情期间不容忽视的问题。学校和家长要联合以来，组织合理的线上学习活动，帮助孩子缓解焦虑和孤独感；家长也要注意科学疏导孩子的心理，全方位地陪伴和提供支持，抓住教育契机帮助孩子智慧应对疫情（林丹华，2020）。
四、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使命及其变革诉求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最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和一个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的培训工程。这是一个凸显教育信息化价值的特殊时期，也是我们共同定义“未来教育”的一个契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教育可以培养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以实现进步。教育不仅在于应对世界的改变，也在于改变世界，我们正站在通向未来教育的入口。
1.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使命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被赋予了独特的历史使命：通过培养人来帮助解决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6年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又称《富尔报告》）、1996年的《学习：财富蕴藏其中》（又称《德洛尔报告》）、2015年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先后总结了世界面临的10大挑战：（1）数据、信息、知识和人类处理数据的能力迅速增长；（2）全球性的经济不平衡和社会不平等；（3）竞争加剧和就业脆弱；（4）互联性不断增长，但种族偏见、排他和暴力不断加剧；（5）社会多样性和分裂；（6）对民主和人权的威胁；（7）与环境、生态、自然资源有关的各种压力；（8）全球化、局部诉求和冲突；（9）物质进步和精神修养的局限性；（10）决策中的长期和短期利益的平衡。《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强调科学技术改变了社会，把人类带入学习化社会，呼吁不断扩大教育范围并开展终身教育；《学习：财富蕴藏其中》强调了人文教育的重要性，确立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提出要对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教育和知识进行反思。
2019年9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活动上，启动了“教育的未来”全球倡议，以重新思考知识和学习如何在日益复杂、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世界里塑造人类的未来。这是继上述系列报告后，在新兴的数字时代，人们对学习和教育为全球共同利益作出贡献方式的再次思考。“教育的未来”全球倡议旨在让人们认识到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认知和存在方式，未来也具有多面性；应对新事物秉持灵活开放态度，将学习视为一个持续一生、不断进步成长的过程，提升人们憧憬美满生活的能力。
2.面向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诉求
教育是一个伴随人类生产劳动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创新和教育的进步。“以教师、课堂、学校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是符合工业时代需求的教学形式。工业时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满足工业所需的标准化工人，因此班级授课制和封闭式校园教学组织形式，以及以听讲记忆、答疑解惑、掌握学习等操练和标准化为主的学习方式是工业时代的典型教育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进入信息时代，记忆、操练、标准化等学习方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个人终身发展的需求日趋强烈，强调信息素养、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数字公民培养，以及混合学习、合作探究、联通学习等学习方式日趋普及，学习时空也由学校物理空间拓展到网络空间（黄荣怀等，2017）。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正推动人类社会迈向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雷朝滋，2018）。
智能时代，人们的学习和生活将进入基于现实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的交融时代。学习者对学习方式的诉求，将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究转变，由标准化“班级授课制”向“差异化和个性化学习”过渡。人工智能将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过程，改善学习评价、助力个性化培养，赋能教学、辅助教师工作，改善教育管理、优化教育供给，实现教育领域的公平与包容（张慧等，2019）。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如何构建全新的教育生态体系，如何变革人才培养体系，如何创新教育服务模式，如何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是当前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并努力解决的问题（雷朝滋，2018）。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贺信中指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重要使命是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我们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新华网，2019a）。
五、弹性教学与主动学习的教育新“常态”
1.课堂教学与在线教育的冲突与融合
课堂教学是在“课堂”这一特定场域内发生的教育活动。一般是按年龄和知识程度将学生编成固定的班级，在固定的时间，以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传统课堂教学具有集中授课、组织性强、教学效率高，便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发展教育事业等优势，但是不能充分地适应学生的个别化需求。在线教育是技术支撑下开展的一种灵活的教育形式，具有资源丰富、自定步调、不受时空局限的优势，更容易实现一对一学与教之间的交流、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也可以针对不同学生提出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实行个性化教学。但是，在线教育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师生分离容易产生情感障碍，在德育、体育、美育等方面处于劣势等。
课堂教学与在线教育的冲突首先体现在教学理念上。传统的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学习；而在线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主动学习。其次是教学时空。课堂教学有特定的教学时间安排，教学地点集中在“教室”；而在线教育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同步或者异步的教学。异步在线教学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学习时间和地点。再次，学习内容。课堂教学主要按照选定的教材进行教学，知识比较连贯；而在线教育的学习内容，可以来自教材、教师，也可以来自学生甚至其他机构或人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最后，师生角色。课堂教学的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接受者；而在线教育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是知识传授者，也可以是学习合作者、引导者或者支持者。
课堂教学是符合工业时代教育需求的教学形式。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人类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更为多样，在线教育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线教育不再仅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已成为和课堂教学同样不可或缺的教学形式。未来，学校的物理围墙将被打破，学习环境将从封闭走向开放，课堂的边界和课堂的时空均会被极大地拓展，课堂教学与在线教育将走向融合。融合不是简单地将线下课堂教学搬到线上，不是“黑板搬家”或“教科书搬家”，更不是简单的“人灌+机灌”模式，而是要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的未来教育形态。
2.面向未来教育的教育新“常态”
未来教育的新“常态”将体现出弹性教学与主动学习互利共生的特征（见图3）。弹性教学以学习者为中心，从多个学习维度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选择（Goode et al.，2007），学习责任从教师承担转向学习者承担（Lewis，1986；Goode et al.，2007）。弹性教学要求学习者具备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主动学习确保学习的参与性和有效性（Collis，1998）。主动学习是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积极参与促进课堂内容的分析、综合和评估的活动。主动学习过程有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是弹性教学形态下保障学习质量的关键。在弹性教学以及自主学习能力支持下，学习者能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自定步调地进行个性化学习，实现以复杂现实任务为目标的真实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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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未来教育的新“常态”

（1）弹性教学时空是未来教育的基本标志
时空特征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张峰，1998）。传统教学空间的单一化和教学时间的刚性化，不利于师生主动性的发挥。在教育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教学时空变革的探索。总体上看，教学时空的变革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改变“重教轻学”的教学时间分配和单调乏味的教学空间利用，探索如何在教学活动中更有效地利用教学时间，激活教学空间; 二是改变“断裂的”教学时间和封闭的教学空间，探索如何在教学活动中超越教学时间的限度，逾越教学空间的限制（齐军等，2011）。信息技术手段在教育中的应用使学习者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以任意方式进行与真实世界相关联的学习成为可能（杨现民等，2015）。尤其当人类进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面互联的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的支持和学习资源的极大丰富将使得在任意时间和任意地点的学习成为可能（黄荣怀等，2017）。
（2）多元学习方法和评价是未来教育的基本特征
培生集团 2019 年的 “全球学习者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学习者获得教育的方式正在改变，混合式、组合式、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模式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菲尔麦德，2020）。多元的学习方法，需要多维的评价方式来衡量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传统的纸笔测试被认为是考试录取过程中最为公平的举措，但并不利于对学生高层次认知能力（如创造力）的测试，也无法反映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情况。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使得基于学习者综合素质的智能评价成为可能。学校、社会、家庭、个人通过互联互通的网络参与评价，丰富了评价的主体；大数据实现对教育全过程数据的伴随式全方位采集与整理，有助于提高评价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人工智能算法，对学习者个人行为及内隐特征进行“数字画像”，可以更好地了解学习者的特点和个性差异，全面把握学习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开展精准教学，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田爱丽，2020）。
（3）自定步调、差异方式、真实学习是个性化培养的基本依据
个性化教育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战略任务之一，是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新华网，2019b）。目前我国个性化教育的发展受到应试教育体制、模糊不清的认识、班级规模过大以及传统的课程文化和评价观念等方面的制约（郅庭瑾等，2016），大规模教育与个性化学习在传统教育形式中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陈丽等，2016）。个性化学习强调学习过程应是针对学生个性特点和发展潜能而采取恰当的方法、手段、内容、起点、进程、评价方式等，促使学生各方面获得充分、自由、和谐发展的过程（李广等，2005）。个性化培养需支持学习者自定步调、以差异化的方式，在与现实问题和学习者兴趣相关的情境中，探究、讨论和有意义地建构概念和事物之间的联系（Donovan et al.，1999）。未来教育要以促进学习者发展和提升学习者智慧为理念，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智能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泛在化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的支持下，开展贴近学习者真实世界、符合学习发生的自然过程、具有开放性和按需供给等特性的教育方式（刘晓琳等，2016）。
（4）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是迈向未来教育的基本动力
当前，核心素养的培育被视为应对未来挑战，提升各国教育实力和公民素养的战略发展趋势。无论是OECD三大领域的核心素养框架、UNESCO核心素养的七大学习领域、欧盟的8项核心素养框架，还是我国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都将自主学习能力视为核心素养的本质与核心，在核心素养的整体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引领和触发作用（郭文娟等，2017）。自主性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本属性。自主学习不仅指学习者主动地学习学科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强调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境中，学习者能自发主动地运用一系列复杂的认知 （如反思与批判性思维等）与非认知策略（合作及目标管理等）解决复杂问题以达成各种个体及社会性的发展目标（Zimmerman，2000）。自主学习能力是一种问题解决能力及终身学习的能力，是学习者应对复杂不确定的教育未来的必备条件，也是其迈向未来教育的基本动力。
六、结语
“停课不停学”期间的这次超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发展了新的教学形态，其灵活创新的方法不仅“维持”了教学，而且给全球教育的“未来”带来了诸多启示。鉴于此次在线教育还存在教师在线教育技术能力不足，对线上教学特点认识不充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学校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促进在线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融合，这毫无疑问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认真总结校园关闭期间线上教学的有益经验，适时保护和发挥好广大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热情，改进课堂教学方式，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中华网新闻，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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